[bookmark: _GoBack]引言：公众信息消费的场所，由客厅电视机前的客厅转移到了手机屏幕上的掌中。短视频因为时长短、节奏快、情绪密度高而成为最广大的内容之一，处在基层、资源有限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最前沿的是身处其中的人们。长期依靠大屏、长时态、快讯式编排形成起来的电视新闻生产习惯，与短视频“短、快、猛、情绪先行”的传播逻辑存在着较大的不匹配之处，将电视新闻搬移到短视频平台并加以照搬，很难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怎样在坚持新闻真实、本地化的基础上，在算法推荐和流量竞争中找到出路，已经成了县域融媒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一、县域融媒电视新闻短视频化的转型动因与现实语境
（一）阵地之移：移动端主阵地下移重塑传播格局
传播阵地的悄悄更替把县级媒体的视线从客厅的大屏幕转移到了手机的小屏幕。到目前为止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超过十亿，在我国短视频用户占据大多数之后，仅次于即时通信的第二大网络应用就是短视频平台，对于县域公众而言，短视频平台也成为获取本地信息、生活服务以及公共事务信息的主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县级电视新闻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播出渠道上，那么它的覆盖面、影响力就会不断缩小，主流声音“最后一公里”也会出现真空状态。在此轮阵地转移的过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所处的环境就显得比较特别。没有省级媒体那样充沛的资金和人才，也没有商业平台那样成熟的算法运营能力，但是担负着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重担，又承担着本地信息枢纽的社会功能。移动优先，内容为王，短视频破局成了许多地方县融不谋而合的选择。浙江长兴传媒集团主动做减法，把电视频道从八台缩减为一台核心综合频道，把主要的兵力投放到移动互联网阵地，在全国首开县融App运营公司之先河，即为上述转向的范例。
（二）语法之变：电视新闻生产惯性与短视频逻辑的落差
电视新闻的采制惯例与短视频传播逻辑天生就存在一种张力。前者重视时长完整，构图整齐，语调庄严，用线性的方式推进新闻，一条新闻通常以“导语—主体—背景—结尾”这样的结构来呈现；后者重视竖屏构图、前三秒决定生死、快节奏转场、字幕与表情并存，信息点要高密度、强冲击、情绪优先。二者并无优劣之分，但是两者分别适应了不同的观看环境以及观众的心理预期。语法上的错位，单靠把大屏节目原封不动地搬到小屏上是不行的。县域公众打开短视频的时候，想要的是即时的满足感和情感上的共鸣，长时间的铺垫、正式的播报、低密度的信息量，很容易被用户在滑动的时候忽略掉。县级媒体如果不能完成从“大屏本位”到“小屏本位”的生产切换，短视频化就是渠道的平移而不是内容的重组，传播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二、县域融媒电视新闻短视频化中的叙事与剪辑梗阻
（一）叙事之困：宏大视角压过本地小切口
对县级电视新闻已有样貌进行审视的时候，就先出现叙事层面的问题。很多报道还是会议、调研、成果汇报的模式，导语经常用到“近年来”、“全县上下”，叙述视角向上而下，语言朴实无华，缺少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宏大叙事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成为常态就会造成同质化，本地的受众会看不到报道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这样的报道很难引起受众的共鸣。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容易找到。另一方面县级媒体一直担负政务宣传的职责，采编人员少，习惯于照着通稿和模式组稿；另一方面新闻生产时间压力使一线记者更愿意使用稳妥安全的常规写法，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寻找小切口、打磨叙事。叙事视角单薄会减少新闻的感染力，也会让县域融媒最宝贵的本地生活接近资源白白浪费。
（二）剪辑之失：大屏长时态难以适配小屏节奏
剪辑环节的失调是转型路上又一堵墙。传统电视剪辑重在“稳”，镜头起幅落幅要规范，转场要平滑自然，配音与画面一一对应，节奏比较缓慢；到了短视频平台，这种成品就显得很冗长。用户一般在点播视频的前两三秒就会作出去留的决定，没有悬念铺垫、信息前置的剪辑很难吸引观众的注意。剪辑问题背后的原因就是还没有完成由“大屏本位”向“小屏本位”转变的生产思想。有部分县域媒体虽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开设了账号，但是仍然采取“一条成片多渠道复制”的方式，没有竖屏适配、字幕加强、节奏压缩这些小屏上的要素。剪辑不是简单的动作，它对传播对象、传播环境进行新的认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短视频化的传播就会一直停留在表层。
（三）声画之弊：同期素材挖掘不足，视听表达趋于固化
很多县域融媒在二次剪辑的过程中还使用配音解说来承载所有的信息，原生现场声、受访者口语同期声在大部分时候被忽略或者直接删除。采编人员习惯把所有的画面用标准播音腔串联起来，现场的鲜活声音被看作是干扰的噪音，新闻本身所具有的在场感也就随之消失。短视频用户大多数处于静音浏览的状态，字幕也大多只是将解说词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视频上，没有提炼出主要的关键词，也没有对情绪加以突出。固定化的视听模式被不断地重复使用，同类型民生新闻、政务新闻用相似的配乐、字体、转场方式来呈现，各个新闻作品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很难形成稳定的本地化内容风格。
（四）机制之限：叙事剪辑分属两套流程，一体化生产能力缺位
传统电视新闻生产流程中，撰稿记者负责建构叙事结构，后期剪辑人员只做成片的剪辑工作，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工壁垒。记者把脚本写完就交给素材，很少会考虑短视频的传播特性而留出镜头、捕捉细节，剪辑人员没有新闻叙事的观念，只能按照事先拟定好的文稿把画面连接起来，很难对叙事逻辑进行自主的调整，并且也很难重新建构故事的线索。县域融媒一般没有独立的短视频编导岗位，采编人员身兼多职，培训资源多倾向于新闻采写，短视频叙事设计、节奏剪辑的系统性训练较少。分割式的生产方式造成叙事创意和剪辑表达不能同步磨合，守正的价值内核很难用适应小屏的剪辑方式来传达完整，破圈的尝试很容易陷入有心无力的境地。
三、县域融媒电视新闻短视频化转型的叙事与剪辑策略
（一）守本地之正：以小切口叙事锚定公共记忆
守正就是叙事立场的体现。县域融媒最不可替代的资源就是它对于本地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长期的在场，也就是短视频时代稀缺的内容。叙事要从“报道新闻”转向“记生活”，镜头对准具体的个人与具体的事情，借助人物的遭遇、生活的点滴、乡愁的情感来建立叙事的支撑点，使新闻在真实之上多一些温度、辨识度。小切口不是放弃方向，是把价值判断放在具体的、可以被感知的事件里，用主流的声音来打动人心。
浙江景宁县融媒体中心出品的《Hello!景宁》是一个以主持人第一人称角度进行沉浸式的体验，从当地文旅风物、民俗人情等细节入手，从2023年开播以来共推出76期，全网总播放量破4000万次，获得丽水市“五优一品”奖两次代表浙江参加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的评比。一个个具体的场景把本地区特有的文化记忆串联起来，栏目就形成了一个有较高辨识度的县域短视频IP。
（二）破流量之圈：以悬念快剪重构黄金三秒
破圈就是要从剪辑节奏入手寻找突破口。短视频赛道的用户注意力的“窗口”非常短，焦点全部集中在开头的几秒钟上。县级融媒体对原有的电视新闻素材进行改造的时候，可以从传统的报道结论先入为主的写法中跳出来，转而使用悬念在前面剪辑的方式。采编人员把事件内部矛盾点、未被大众认知的疑问、超出大众认知范围的画面细节放在开头，把视觉效果最好的镜头先呈现给用户。剪辑阶段加快了画面的冗余铺垫，缩短了叙事的速度，采用跳切、短镜头组接、适当变速等手段使画面快慢有致，使各个信息节点有条理地传达到观众的面前。高速运转的镜头并不等于丢弃叙事逻辑，剪辑手法上的革新尝试必须把新闻事实原貌当作第一原则来把握。快慢镜头的使用不能违背客观真实这条底线。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实践使该逻辑变得具体。疫情发生的时候，这支采编队伍及时对大屏新闻的制作思路作出调整，符合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特点。涉疫短视频《4500多位援义“大白”离开》不是按照常规顺序先交代背景，而是把援疫人员上车、群众挥手送行这些感人的画面放在开头，一下子就抓住了屏幕前观众的情绪。该条作品总获得点赞84万次、转发72万次、播放量达180万次，这三项的传播数据都刷新了中心的最高纪录。运营“爱义乌”抖音账号的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也一直在运用这种悬念快剪的思路进行内容的生产。该中心抖音账号在2025年发布了1091个同主题的短视频，总观看量超过2.2亿。极具张力的开头和节奏紧凑的剪辑配合使用，是这些县域新闻短视频走出本地圈子、走向全国的主要动力。


（四）盘存量之基：以矩阵分发释放一鱼多吃
县域采编资源一般较少，盘活存量就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一次采集，多次使用，“一鱼多吃”是减少转型成本的一种方法。同一批素材应该以不同的平台特性来加以加工，电视大屏做深度解析和品牌背书，短视频平台做快讯和情绪传播，客户端和公众号做专题聚合，使存量的内容在不同的平台上被反复利用。矩阵分发不是简单的复制，要依照各个平台受众喜好来改变时长、节奏和侧重点，才可能达到最大的传播效益。
项城市融媒体中心的做法可以做参照。中心形成了以小屏首发、大屏选发、多平台播发为特征的传播模式，以“项城云”App为聚合载体，整合电视、广播、报纸、微信、短视频等多种渠道，开设疫情防控专栏23个、制作疫情防控短视频3000多条，通过不同的平台把权威信息快速分发到县域各个角落。素材被反复提炼、多种样式的呈现，一方面可以缓解基层采编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电视新闻的存量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在移动端得到充分的传播，从而形成守正、破圈的良性循环。
